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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花园最早建于清末，最
初为私人所有。后来历经变迁，
这一概念已从特指花园的专属名
词变为了指代附近一片区域的笼
统称谓。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
交通便利，这片地方商铺、住宅林

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是人流如织的地方，包括商业、
教育和医疗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都非常充
分。除了这些能看到的市井繁华，这里还有很深厚的文
化底蕴，多位作家都曾经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作或者凭
借在此的生活经验进行写作。

首先要说到的是作家梁斌，机缘巧合把家安在了黄
家花园这片区域，梁斌对这里非常满意，因为这里能够同
时兼顾文学创作和休养身体。他在《白杨之歌》一文中难
掩畅快欢愉，写道：“我自从搬进这几间房子，也颇适意，
好处是清静，无论黑天白日，皆无车马之声。原因是这
‘永康里’出口是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叫南海路。这南海
路，不用说外地人，连天津人都不知道它，恬淡幽静，甚适
人意。”梁斌就在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下，修改、创作
了很多重要的篇章。曾经在北京居住过的梁斌来到天津
后，感慨当时天津的公园建设不如北京，但是对黄家花园
附近公园的公共设施则流露出赞许之意。虽然黄家花园
已经不是原本的模样，但这一带的复兴公园、土山公园都
让他流连忘返。他满怀深情地看着天津的市民在公园里
健身、休闲、娱乐，细致地描绘来到此地的老人儿童以及
学英语的年轻人的动作和神态，甚至写下了对公园管理

的建议、思考。这些周边的邻居，对梁斌也是亲近如同家
人一般，还会未经预约突然到访，梁斌则热情招呼他们到
家中做客。这种邻里关系，放在当下商业小区的居住视
角来看，实在太令人羡慕了。除了普通访客，这里也少不
了梁斌在文联作协系统的老友，专门赶来与他讨论书稿，
或者畅聊文学。

有时候历史的机缘会让后来人感叹妙不可言，进入
“新时期”后，梁斌同辛一夫、冯骥才一起办过一场书画
展。与梁斌一样热爱文学和书画的冯骥才，在经历了
上世纪60年代的坎坷后，在70年代的“门槛”前看到了
生活的曙光。经过多次搬家，他们一家来到了思治里，
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这里的
环境：“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
在右边一座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
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
彩和飞鸟……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
楼顶上的雨水通过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
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冯
骥才，特别珍惜建筑本身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稳定和安
全感：“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
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面感到牢固稳妥。只是
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
了。”冯骥才说的“后话”是指唐山大地震中住房的坍塌，
并因此住了一段时期的简易安置棚户。无论如何，思治
里见证了冯骥才文学的起步，在这里他写出了《义和拳》
《铺花的歧路》《啊！》《神灯前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点也不夸张，冯骥才在这
个拥挤的空间里思考的事情，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这
个时间段的作家奔走于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思想纵
横八方，内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这片他生活的土地。这些
美好生活的开启，都源于刚搬入思治里时，夫妻俩对居住
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积极改造，以及在黄家花园这个商业
街区体会到的浓浓的烟火气息，这些烟火气息同时能满
足人们当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供给。

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作家何申曾经在《闲聊老乡
肖克凡》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他假设了一个时空场
景，就是地震当时，他与冯骥才的住所相距不足五十米，
肖克凡则住在五六百米的范围，如果都在家，则方圆之内
同时发生着三人的忙乱与慌张。此外，何申居所的前任
主人似乎是作家李治邦。距离这里不远的锦州道，是还
珠楼主曾经的居住地。这些作家成长经历不同、性格志
趣不同、艺术追求不同，代表作品的风格调性不同，但有
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对在这里的生活经历格外珍视，都对
民俗、民间文化和城市文化感兴趣，都细致体察庞大而各
异的市民群体，都认真对待每个鲜活生命的尊严，都热衷
于描绘出个体旺盛的生命力和周围环境蓬勃热烈的活
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能够成为文学的一小方沃
土，能够滋养出如此的文学生态，与周围繁盛的市井生
活、风俗人情是密不可分的。繁星般散布的这些文学活
动与文人生活，是天津历史底蕴和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五一”长假时，很多人或是奔赴名山大
川，或是体验异国风情。我向来是不喜欢这般
拥挤的，便决意在家中作一番“旅游”。于熟悉
的方寸之地，探寻未曾发现的美好。

推开书房的门，阳光倾泻而入，这里是我“旅
游”的第一站。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籍，宛如一
扇扇可以任意打开的门。随意推开一扇门，静下
心来，就可以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韵味。原
来，在家中，我也能跨越时空的界限，领略不
同的人生百态。

转身进入“主景区”——客厅。沙发上
的布罩已经褪色，却洗得干净。我平日里
总是往上一躺，现在坐下去细看，那布料上
织着细密的花纹，是极普通的样式，然而在
阳光下，那些纹路竟也显出几分精致来。
茶几上放着一个果盘，空了很久了，落了一
层薄灰。我用手帕擦拭，木纹便清晰起来，原来
这木头也是有年轮的，只是平日谁会去注意呢？

穿过客厅，来到阳台。那株绿萝，叶片翠
绿欲滴，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充满了生机
与活力。在阳光的照射下，叶片上的露珠折射
出五彩斑斓的光芒。曾经，我总是匆匆忙忙地
给它们浇水，从未留意过这些细微的美好。

厨房是我的“风味小吃区”。冰箱里存货
不多，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包面条，外

加一包牛肉和几个土豆。我忽然起了兴致，要
为自己做一顿“旅游大餐”。我系上围裙，戴上
袖套，决定尝试制作一道从未做过的菜肴。白
菜切丝，鸡蛋打散，面条下锅煮得软硬适中。
当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端上餐桌时，我心中
充满了成就感。以往，吃饭只是为了满足口腹
之欲，而今天，我却在烹饪中找到了快乐，也明

白了生活的滋味需要用心去调配。
午饭后，我“游览”了卧室。床单是蓝格子

的，已经洗得发白。枕头上有我睡出来的凹
痕，像一个小小的巢。衣柜里衣服不多，挂得
整齐。我一件件拿出来看，发现一件旧衬衫的
袖口已经磨破了，却因为藏在褶缝里，一直没
被发现。床前的书桌是“文化古迹区”。上面
堆着几本书和笔记本，翻开来看，有些页角已
经卷了，有些还夹着纸条。我一张张看那些纸

条，有的是购物清单，有的是随手记下的电话
号码，还有一张上面写着“记得给母亲打电
话”，却没有标注日期，也不知后来打了没有。
抽屉里更杂乱，塞满了各种收据、旧照片和零
碎物件。一个锈迹斑斑的回形针、一枚用过的
邮票、半截儿铅笔头……这些无用之物，竟也
被我收藏至今。

傍晚时分，我“参观”了卫生间。镜子
上的水渍形成了奇特的图案，像山脉又像
云朵。

夜幕降临，我来到窗边，望着窗外的星
空。这一刻，家中的宁静与窗外的浩瀚星
空融为一体，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广袤无
垠，也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奔赴远
方的游人。他们拍下异地的照片，惊叹于

陌生的风景。而我今日所见，虽不过是家中寻
常之物，却因看得仔细，反倒比那些走马观花的
旅行者收获更多。原来旅游不必远行，只要换
一种眼光，熟悉的地方也能成为全新的风景。

这场家中“旅游”，让我在熟悉的环境中发
现了新的风景，收获了心灵的宁静与满足。原
来，美好并不一定在远方，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善
于发现的心，即使是在家中，也能领略到生活的
无限魅力，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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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时节，正是枇杷上市的时候，路边的枇杷树
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子。叶片肥阔，像撑开的绿伞，累
累果实从叶底探出圆脑袋，在南方潮湿的暖风里轻轻
摇晃。忽然想起老家的俗谚“枇杷黄，医者忙”，往年
这时节咳嗽的人多，枇杷叶子熬水是极好的。如今只
见满街奶茶店在初夏推出冰糖枇杷饮，玻璃杯里沉

浮着几片黄玉似的果肉。
我的童年可没有这般精致的吃法。巷尾水龙爷

家那株枇杷树，是整条街孩子的念想。5月里看果子
由青转黄，像数着天上的月亮盼十五。水龙爷年轻
时在码头扛活儿，晒得一身古铜色，独居的他总把枇
杷树当儿女照料。我们几个顽童偏要学孙猴子偷蟠
桃，踩着邻家矮墙去够那青果子。酸涩的汁水溅了
满襟，第二天舌苔都泛青，却还强撑着说“甜得很”。

老人端着豁口搪瓷缸子站在廊下笑。他早发
现了断枝，却只是往墙根撒了圈石灰防虫。待枇
杷熟透，他会拎着竹篮挨家送。我躲在母亲身
后，看那双结满茧子的手捧来半篮金果，粗瓷碗
里盛着冰糖枇杷膏，说是“给娃儿润润嗓子”。
母亲后来教我认枇杷叶背面的绒毛：“要挑老叶

子，绒毛密实，药性才足。”那些绒毛在阳光下泛着
银光，像水龙爷两鬓的白霜。

7年前在上汪宕村扶贫，满村枇杷让我恍惚回
到旧巷。红土墙前的老树弯着腰，枝条垂到青石板
上，熟透的果子摔成金泥。村主任说年轻人都去了
沿海电子厂，留守老人摘不动，任鸟雀啄食。“前年台
风刮落半树果子，烂在沟里像铺了层铜钱。”我在笔
记本上记下“枇杷深加工”几个字，笔尖洇开了墨，像
化不开的惆怅。

最难忘张家阿婆的院子。八旬老人独守三棵
枇杷树，枝丫间还挂着孙儿的拨浪鼓。她教我熬
枇杷膏。老人往陶罐封口糊黄泥，突然落下一滴
泪：“孙子说城里枇杷罐头甜，可哪儿有树荫底下
现摘的好吃？”

前年5月刷手机，忽然跳出“上汪宕枇杷妹”的直
播。镜头里正是张家阿婆的孙女，面前摆满枇杷膏，
身后堆满黄灿灿的果子。“咱们古法熬膏不用添加剂，
您看这拉丝……”弹幕飞过“助农加油”，小姑娘用竹
片挑起琥珀色的膏体，背景音里隐约有画眉鸟在叫。
去年冬天重访上汪宕，腊月里的枇杷树正开花。灰褐
枝干满是白茸茸的花球，远看像落了一树新雪。村口
刚好遇见“枇杷妹”，她如今已是合作社理事长。

山风掠过枇杷林，摇落细碎的花瓣。忽然记起水龙
爷的竹篮，粗粝的篾条磨得发亮，盛着的何止是金黄的
果实。那些被酸涩青果硌疼的岁月，那些在异乡电子厂
流水线上流逝的青春，此刻都化作花间的清甜。枇杷树
在冬天孕育花事，来年小满，又是满枝头的希望。

归途中，车载广播正唱：“黄金果，白玉花，经冬
犹绿夏垂华……”我摇下车窗，见山道转弯处闪过几
树新栽的枇杷苗，塑料膜裹着嫩茎，在暮色里泛着微
微的白光。

山风掠过枇杷林

刘平

■ 一

最近在写《大连传》，搜集资料的时候，偶
见外国贡使状写大连的几首诗。时间分别在
明初和明末，因为贡道变更，海陆并进，高丽
和朝鲜贡使凡走海路，必经过辽东半岛南部的
大连。明初的高丽贡使郑梦周，明末的朝鲜贡
使金尚宪，以及他们写大连的多首羁旅诗，都
被辑入韩国在本世纪初出版的《燕行录全集》。

曾读过本土学者编撰的大连历代诗选，明
朝也收有多篇，诸如《金州道中》《永宁监道中》
《过复州漫成》《金州山行》，等等。这些诗作的
作者身份，或巡按御史，或监察御史。诗旅时间，
皆在盛而安的明朝中叶，独少了明初和明末。

正因如此，两位朝鲜使臣的诗，吸引了我
的目光，它们不但让我得以窥见明初与明末
的大连，对这个时段的大连文学史也是一个

难得的补白。
大连在辽东半岛南部，与山东半岛隔海

相望。五千年前，远古先民走向彼此的方式，
就是驾着一叶扁舟，“遁海岸水行”。

自汉唐以降，半岛之间的海上航线则在征
讨道与封贡道之间交错轮回。高适《燕歌行》
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这是
因为，东北夷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对中原王
朝时叛时服，每每就惹得汉家皇帝怒而兴兵。
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曰：“疆理虽重海，
车书本一家。”这是因为，高句丽已经作了鸟兽
散，渤海国成了大唐最听话的藩属，便有了
“九门风月好”“开帆到曙霞”之良辰美景。

明初和明末，辽东半岛的主调虽然仍是
金戈铁马，却也有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穿梭
其间，依据便是《燕行录全集》。确切地说，它
其实是《朝天录》与《燕行录》的合集，两书没
有继承关系，各为高丽和朝鲜的使行文献，并
分别对应中国明清两朝。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半岛发生
政变，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新主李成桂遣
使来明朝禀报，朱元璋对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
很生气，却还是耐着性子，赐了个国名：朝鲜。

到了明成祖朱棣，又再加一码，赐朝鲜国
王九章冕服制，以示其“秩比亲王”。李氏感
恩戴德，遂以明廷为“天朝”，所有的朝贡之
行，悉称“朝天”。《朝天录》书名，即出于此。

至爱新觉罗氏崛起，皇太极忌李氏以明
朝为正宗，曾以武力阻止朝鲜去北京朝贡，强
迫其去盛京朝贡。后来清朝入关，朝鲜贡使
再去北京，便改为给清廷朝贡。然而，朝贡不
再叫“朝天”，而改叫“燕行”。
“朝天”，只对明朝。朝天之说，有政治上

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更有文化上的向心。
据记载，不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敬儒，
尊明，着衣冠，已成官员之伦理，文人之日
常。后明清易代，那些来华的贡使，甚至比汉
人更具大明遗民气质。
“燕行”，只对清朝。所谓燕行，一是清廷

京都沿用明朝燕京，二是朝鲜对清朝少了对
明朝的恭敬。虽然朝鲜奉行“事大”国策，对
清一直称藩，国祚延续了五百年，而将使行文
献由《朝天录》改为《燕行录》，足以见朝鲜对
清朝有多蔑视。不过，《燕行录》只是改了个
名字，仍把明清两代贡使的诗文悉数辑入。

■ 二

事实上，自西汉开始，因为地理上的唇齿
相依，中国就与朝鲜半岛有密切交往，新罗和
百济，也包括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一直“请从
中国制”, 并朝贡方物，自此即形成了一条相
沿成例的朝贡道。至明清之际，因为有鸭绿
江相隔，这条朝贡道又被称为“过江之路”或

“辽东贡道”。往来其间者，虽有不少商旅，更
多的却是贡使。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朝鲜半岛正是王
氏高丽末期，其贡使前往明朝的路径多为海
路。至明成祖朱棣移都燕京，早已是李氏朝
鲜，朝贡目的地也改了方向，其贡使根据明朝
规定，“由旱路历辽东，穿山海关而入皇城”。
旱路即陆路，其路径是从朝鲜渡过鸭绿江，经
过栅门、凤凰城、辽阳、广宁、锦州、山海关、永
平、丰润、玉田、蓟州、通州，最后到达明都燕
京。总行程三千多里，约需一个月。

明末，因后金攻陷辽阳，陆上通道受到阻
隔，贡道被迫更改，即以海与陆结合，先走海
路，由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再改
为陆路，由登州经济南、德州、河间、良乡，最
后抵达燕京。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
陷于后金，陆上朝贡之路中断，使者必须走海

路进京朝贡。1629年，明廷采用袁崇焕的建
议，将贡道改从大同江石多山，至辽东半岛铁
山嘴，北上辽东湾觉华岛，从宁远上岸，入山
海关，再陆行进京。

就是说，明初与明末，因为贡道发生变
更，且海与陆并进，郑梦周与金尚宪才有了或
在半岛境内穿行或绕道辽东半岛的大连之
缘。而两位贡使喜欢写诗，即便是短暂停留，
也不忘挥笔舞墨，留下了多首羁旅诗。

入《燕行录》者，必备两点，一是有燕行身
份，他们得是官方使臣与随员；二是所到之地是
中国，或中国边境。燕行者所记，无非是途经哪
里、使行有谁、何种贡品和一路所见。作为域外
汉籍，体裁也自是丰富多样，有日记，有诗歌，也
有杂谈。因为使臣多是文官，多用汉语写作，不
但文字功夫好，内容也极有史料价值。

■ 三

郑梦周出生于1338年1月，卒于1392年4
月，初名梦兰、梦龙，字达可，号圃隐。在王氏
高丽朝内，他是文人面目，任馆阁机构的词臣
和学官，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在高丽朝
外，他有武士之风，常入韩方信、李成桂等将
领幕下，而且随其南征北战。

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郑梦周与李成桂
等一起拥立恭让王。后来却发现，这个李成桂
居然妄想篡国。因为他此时正贵为宰相，李成
桂之子李芳远便找上门来，劝他为李氏效力，共
建新朝，郑梦周则以一首《丹心歌》断然拒绝。

于是，1392年春天，高丽最后的忠臣郑梦
周，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派遣的刺客杀害于开城
善竹桥。他殉国后百日，高丽灭亡，朝鲜开国。

我想说的，其实是作为贡使的郑梦周。从
1372年到1388年的十六年里，郑梦周六次出使
中国，三次去南京，两次面见明太祖朱元璋，为
高丽与明朝宗藩关系的确立，立下不世之功。

1386年二月，明洪武十九年，郑梦周又一
次被派往明朝。高丽王交给他一个任务，就
是请朱元璋赐明朝官服给高丽，因为他们彼
时还在穿元朝皇帝赐的官服。于是，一到南
京，郑梦周就给朱元璋上表，与此同时，还请
求免去高丽的贡额。朱元璋居然很给他面
子，不但免了之前五年没有缴清的贡物，还削
去了以后的岁贡，每三年只贡马五十匹即
可。郑梦周感激涕零，写诗称颂：

从此三韩蒙帝力，耕田凿井总安眠。

因为朱元璋对郑梦周印象不错，在南京驻
留时，特赐其一身朝服，让郑梦周参与朝贺。
他受宠若惊，又作了一首《蒙赐朝服行贺礼》：

上国崇文治，藩邦贺太平。圣恩荣贱介，

朝服拜明廷。日照添袍色，风清送佩声。小

臣何以报，亿载祝皇龄。

当郑梦周带着朱元璋所赐朝服和常服的

式样回到高丽，明朝的官服就成了高丽的官服。
《明太祖实录》载：

癸酉，高丽使者郑梦周等至京，复赐衣服而遣之。

郑梦周在南京获得了意外而巨大的成功。回
国后，高丽王便赐给他衣带鞍马，拜为门下评理。

■ 四

1386年这一次出使归程，郑梦周的路线是这样
的，从南京到登州，再从登州渡海至旅顺口，走金州、
复州、盖州、辽阳、凤城，然后过鸭绿江，回到高丽。
途中，郑梦周在旅顺口作诗三首，在金州作诗一
首，在复州作诗两首。可谓走一路，写一路。
《铁山——五月十八日到旅顺口》曰：
浪涌烟沉不见津，铁山千古导行人。羞将白发

经过远，喜过苍颜指点频。形势北来仍突兀，峰峦东

走尚逡巡。如今峡口多舟楫，天子兴师净塞尘。

《旅顺驿——呈管驿马抚》曰：

美髯长大气豪雄，佳士如君亦罕逢。贱介往来

王化里，高朋谈笑客途中。畜蕃驿厩青騘富，食足官

厨绿蚁浓。盛代人才皆有用，他时塞上看成功。

《金州韦指挥宅画鹰走笔》曰：
坐客咨嗟看画鹰，风霜满壁欲扬翎。君王羽

猎钟山下，贱介何时献海青。

《复州食樱桃》曰：
五月辽东暑气微，樱桃初熟压低枝。赏新客

路还肠断，不及吾君荐庙时。

五月十八，已是端午之后。尽管一路多雨，
驿厩荒凉，然而，郑梦周的诗却让我穿越到了明
朝，看到了明初大连的风景世态。最是那句“铁
山千古导行人”，突然就把一条苍远蔚蓝的海上
航线拉入画面。

我也由此知道，我的老家复州当年就盛产樱
桃，郑梦周途经这里的时候，正是辽南的樱桃季。

而且，郑梦周还在旅顺口喝了一顿大酒，招
待他的主人或是管驿马的镇抚，或是姓马的镇
抚，此人居然是个豪爽的美髯男。对饮谈笑中，
郑梦周明白了什么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明代辽东有二十五卫，金州卫是辽南第一卫，
指挥使韦富是这个卫最大的首长，曾以地方官身份
请他去自家宅中做客，并当场挥毫画了一幅苍鹰图
给他看。那只鹰栩栩如生之姿，竟让郑梦周想起了
朱元璋在钟山打猎，而他自己也想拔箭射雕。

大连的雨，阻止了郑梦周的行脚，他却在这里
有了意外收获。再加上他这个“贱介”心中，还揣着
朱元璋的重赐，此行已经圆满得要“水花四溅”了。

关于大连的诗，写在1386年。六年后，1392
年，他就遇刺了。

■ 五

明末，即在郑梦周遇刺二百四十年之后，李
氏朝鲜贡使金尚宪奉旨燕行。他与郑梦周一样，
也是归程，坐船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驶来。

郑梦周被誉为“高丽的王阳明”，金尚宪则被称

为“朝鲜的文天祥”。可见“从中国制”、著汉衣冠、
尊儒敬贤，在这个半岛国家已成传统，已入骨髓。

1626年，天启六年，金尚宪被任命为圣节兼
谢恩陈奏使，前往中国朝贡。翌年正月，他前脚
刚走不久，就发生了“丁卯胡乱”，因后金军大举
入侵，朝鲜被迫与其约为兄弟之邦。

彼时，金尚宪正身在明廷京师，惊闻此讯，立
刻上书明朝兵部，请求派兵，解朝鲜之围：

诚及此时，速发偏师，乘其空虚，捣其巢穴。

使贼首尾牵掣，狼狈莫救。则一举而全辽可复，

属国可全，群丑可灭，此正难得不可失之机会也。

然而，从登州和莱州出发的八千东援明军抵
达皮岛时，朝鲜国王已与后金订盟讲和，后金军
也已凯旋。

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
清。金尚宪一直是反对与清媾和的领军人物，在
国内有众多的追随者，李朝仁祖只好宣布与清断
交。由此，引来皇太极大举讨伐，史称“丙子胡
乱”。清军势如破竹，直逼汉城，仁祖落荒而逃，退
守南汉山城。在国家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朝中
主和派和主战派矛盾已成水火，仁祖改了主意，站
在主和一边。金尚宪甚感绝望，在阙门外免冠伏
藁（一种草，藁席，意指贫贱），请就死于贼阵。

1637年正月，江华岛失陷，仁祖彻底崩溃，决
定出城投降。听到这个消息，金尚宪“累日绝食，
至是自缢，为子所救解，得不死，闻者莫不惊叹”。

正月三十，就在仁祖出城投降那天，金尚宪
因为被做了特别保护而脱险，三个低阶学士当了
替罪羊，被送往盛京，后被皇太极处死。

主战的金尚宪，早就在皇太极那里挂了号，
虽在“丙子胡乱”逃过一劫，后因有人泄密，还是
遭到追究。1640年和1643年，他曾两次被清兵
逮捕，羁押在盛京。1645年2月，老迈的金尚宪
终于归国。之后，隐居石室，不再问政。1652
年，清顺治九年，从明朝活到清朝的金尚宪，以
82岁耄耋之龄，逝世于石室别墅。

尽管命运多舛，一会儿在朝做官，一会儿被
放逐山林，但他比高丽贡使郑梦周还是幸运。死
后谥号文正，配享朝鲜孝宗庙庭。

■ 六

在《燕行录》里，也收有金尚宪写大连的诗。
1627年正月，因“丁卯胡乱”，金尚宪归国

时，只能走海路回国。彼时，海上诸岛，尚在明
朝东江总兵毛文龙掌控之下。所以，金氏与朝
鲜使团并未在辽东半岛上岸，而是在海上诸岛
间匆匆穿行。

金尚宪的《晓发平岛》句云：
东风万里送行旌，十日孤帆十岛经。

其题注有“……长山岛、广鹿岛、三山岛、平
岛、铁山背、龙王堂凡十岛”字样。可惜笔者看
到的是影印本断片，此诗不全。完整看到的，是
另外两首。

一首是《三山岛》：
曾闻海上有三山，云气虚无不可攀。汉使乘槎

何处觅，秦童采药几时还。玉函金锁丹书古，珠阁琼

楼白日闲。万里朝天今到此，前身知是列仙班。

另一首是《舟次平岛有感》：
行人六月发京华，万里舟车道路赊。辽岸一边

山不断，登州南去海无涯。世间谁了生前事，天外长

寻梦里家。荏苒岁时秋欲晚，异乡何处对黄花。

三山岛，在大连湾海口。“三山”之名，始于汉代，
也指代大连，因为它是最早见诸史籍的大连地名。

平岛，后称皮岛，在鸭绿江口。高丽王朝时，
在岛上设养马场，朝鲜王朝时，亦设监官。但是，
岛上人少荒凉。1622年，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
率兵入驻平岛。据说，毛文龙上岛后因自己姓
毛，故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平岛改为“皮
岛”。平岛距大连虽远，却也是辽岸之余绪。

总之，在我看来，金尚宪的“辽岸一边山不
断”，与郑梦周的“铁山千古导行人”，有异曲同工
之妙，也有首尾相接之美。我也相信，汉学修养极
好的金尚宪，和郑梦周一样，当然熟知辽东半岛与
朝鲜半岛地理，更熟知自第一叶扁舟在两个半岛
之间穿行开始，自第一支古代迁民沿着海岸相互
走动开始，大连就是这条历史过道上的重要驿站。

遗憾的是，金尚宪没有像郑梦周那样，可以
纵深到大连腹地，当一个有酒喝有樱桃吃的座上
宾。否则，他定会多写几首诗，给这条海陆通道、
辽东贡道，再添一抹重彩。

题图①老铁山灯塔
题图②旅顺口碑
题图③老铁山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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